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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许多小说可谓中国古代鬼怪小

说的顶峰之作，由于传统观念和封闭的文学视野，

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并不充分。在比较文学的视野

中考察它们，会有新的发现。

《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与十八世纪后期、十九

世纪前期英美的哥特式小说有着同样的文类特

征，如情节都徘徊于人和鬼、现实和超现实之间，

有神秘、恐怖、怪诞的艺术风格等 ；它们都植根于

各自的宗教文化的土壤上，都形成于充满矛盾和

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

的社会背景下，都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关系密切，

都贯穿着对“人”的关注，都有暴露批判的创作主

旨，因此，客观上它们具有可比性。“中西比较文

学的出发点是发现其共同性，而探求其‘异’的价

值则是它的主要精神。”[1](P302-303) 本文通比较《聊

斋》中的鬼怪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对包含同样母题

的作品主题的处理，探讨《聊斋》鬼怪小说的文化、

文学意蕴和魅力、价值。

一、灵与肉

《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与哥特式小说都使用“灵

与肉”的母题探讨人性问题，但其主题同中有异。

蒲松龄对人性的认识是敏锐而深刻的，他与

哥特式小说的作者一样认识到人身上存在着“灵”

与“肉”的对立，但是，中国没有揭示人性内部矛

盾的文学传统，《聊斋》表现人性问题，关注的焦点

是“灵”与“肉”在人身上的地位，不同于哥特式小

说之关注“灵”与“肉”的冲突、此消彼长。

一方面，蒲松龄着力表现人有“肉”而无“灵”

的悲剧。《聊斋》中，许多鬼怪小说的主人公身上

只有“原我”，如《董生》写书生面对狐鬼的美色引

诱，明知有生命危险，却毫无抵抗力，最终因此丧

命 ；《姚安》写丈夫为娶美女而杀原配，又对新妻

行监坐守，终因猜忌误杀新妻，遭鬼魂报复后屡见

别人染指其妻，明知其为幻象，却仍然怒不可遏，

终被气死 ；《梅女》写官吏为三百钱的贿赂而诬良

家少女与盗贼通奸，导致少女自杀 ；《李司鉴》写

举人在乡间颠倒是非、骗人钱财、奸淫妇女、无恶

不作 ：这类纵欲的主人公们，大半是书生出身，但

他们身上儒家的为人准则荡然无存，他们完全受

制于本能欲望，身上根本没有“灵”。哥特式小说

同样揭示人身上“肉”的强大，不过，它们多通过

主人公身上“肉”压倒“灵”的过程来表现这个主

题，如《修道士》之描述众人崇拜的“圣人”修道院

院长安布罗斯面对色欲的诱惑、挣扎于上帝与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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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之间、最终堕落为强奸杀人犯。这样的小说，表

现的是人性的复杂性。

但是，不能因《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不写“灵”

与“肉”的较量过程而断言其价值低 ：蒲松龄表现

有“肉”无“灵”的“简单化”的人性，映照的是时

代的面貌——入清以后，商品经济很快恢复，超过

了明后期的水平，社会上盛行纵欲之风，“人们无

所顾忌的放纵个人的自然欲望，形成积重难返的

‘好货’、‘好色’的时代风气，导致人际关系极度紧

张与社会秩序异常混乱”。[2]（P8）究其实，这种有“肉”

无“灵”的悲剧和哥特式小说所展现的“灵”不敌

“肉”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文化的悲剧，都引人

深思。

另一方面，《聊斋》中的鬼怪小说还表现一个

哥特式小说几乎没有的主题 ：人可以坚守“灵”，让

“灵”支配自己的人生。《聊斋》写人纵欲作恶写得

及尖锐，《梦狼》、《王十》、《窦氏》、《吕无病》等小

说，广泛揭示了人之“恶”在政治、经济、社会、家

庭生活各领域造成的惨酷后果，其揭露的力度不

亚于《哈里发的沉沦》（贝克福特）、《修道士》等哥

特式小说 ；而且，蒲松龄对于人性之根深蒂固有充

分的认识，其《饿鬼》写人两世不改恶性，与《海德

格医生的实验》（霍桑）写人返老还童之后恶习不

改，异曲而同工。但是，蒲松龄写人纵欲作恶都是

作为“个案”来写，《聊斋》从未告诉读者人性皆恶，

而且，其中许多小说描述主人公坚守“灵”的故事，

如《聂小倩》写主人公不受恶鬼财色的诱惑，《王

六郎》、《水莽草》写主人公死后不肯为自己的“生”

而让别人做替死鬼，《长清僧》写身为高僧的主人

公死后借富豪之尸复活，不忘前世的志向，放弃富

豪家中的财色享受回到寺院中。这些主人公有理

由滑向“肉”，但蒲松龄让“灵”在他们身上占据了

统治地位，完全控制了“肉”。蒲松龄笔下，人甚至

在完全滑向“肉”后也能走向“灵”，如《龙飞相公》

写主人公“少薄行，无检幅”，“恶籍盈指”，但后来

改恶从善。

而西方虽也有肯定人性、肯定理性的传统，但

是，在很少表现正面理想的哥特式小说中，那些挣

扎于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都倒

向了魔鬼。霍桑在《牧师的黑面纱》和《小伙子古

德曼·布朗》中告诉读者 ：人性本恶，大部分人都

皈依了魔鬼。这样的人性论，是西方传统的“性恶

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的反映，更是当时人们对商

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原我”恶性膨胀的恐惧情

绪的反应。

比起哥特式小说，《聊斋》对人性的看法积极

得多。蒲松龄本着中国传统的乐观主义人性论写

人，用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给人以积极的引

导、劝谕。

二、罪与罚

对于人之纵欲堕落，《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与

哥特式小说都持批判态度，都使用“罪与罚”的母

题表达“惩恶扬善”的主题，但是，两类小说因定

“罪”设“罚”的立足点不同，其主题同中有异。

《聊斋》根据“人”的准则——儒家的道德伦

理准则为主人公定“罪”设“罚”， 不同于哥特式

小说之根据“神”的准则——基督教准则为主人

公定“罪”设“罚”。如《席方平》中的羊某与《奥

特朗托城堡》（瓦尔浦尔）中的曼弗雷德同样犯有

占人财产、害人性命之罪，《窦氏》中的南三复与

《修道士》中的安布罗斯同样犯有侵害妇女之罪，

但《聊斋》让羊某和南三复因不仁不义、不诚不信

而受罚，哥特式小说让曼弗雷德和安布罗斯因背

叛上帝、倒向魔鬼而受罚 ：《聊斋》关注的是人际

关系而哥特式小说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因此，

《聊斋》中使用“罪与罚”母题的小说，有关注个体

与群体的主题，不同于哥特式小说之只有关注个

体的主题。

蒲松龄也关注个体救赎问题，他的鬼怪小说

中的果报故事和“浪子回头”的故事明显有“劝善”

的主题，而且，《聊斋》虽不像哥特式小说那样要求

人“肉身成道”走向神，而只是要求人“道成肉身”

按社会公认的准则做人，却不乏对人的高标准、严

要求——对于并不严重的损人行为，蒲松龄也会

给予重罚，如《酒狂》写书生因惯于使酒骂座而两

次遭报应死去，还落入冥河，遭溲秽黑水灌口、利

刃穿身之罚。因此，《聊斋》中个体救赎主题的高

度、力度并不逊于哥特式小说。

《聊斋》的鬼怪小说同时还有维护百姓与国家

利益的主题，如《王十》写阎王重罚“上漏国税、下

蠹民生”的盐商，《续黄粱》写地狱鬼王重罚犯“欺

君误国之罪”的恶官 ：它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恶

人的殃民祸国。《聊斋》中许多小说写施“罚”者

按民意设“罚”，如《三生》（卷十）写阎王欲轻罚

考场昏官，愤懑书生的鬼魂不满，“戛然大号”，“万

声鸣和”，阎王只得按众鬼魂之意对考官施以剖心

的重刑 ；《梦狼》写为官如狼的白甲被“为一邑之

民泄冤愤”的盗寇杀死。而哥特式小说，虽也同

情受害者，也写体现民意之“罚”，也要求人履行

社会责任，如《修道士》写迫害阿格尼丝的多米娜

院长被愤怒的民众打死，《哈里发的沉沦》指责瓦

提克置“照顾你的臣民”[3]（P192）的使命于不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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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类小说的主旨是个体救赎，其关注的核心问

题是个体对神的背叛，如《伊桑·布兰德》（霍桑）

告诉读者“不可恕之罪”是人心中“压倒对上帝的

尊敬”的罪恶，《哈里发沉沦记》说瓦提克遭到的

惩罚是“对毫无收敛的情欲和违背神谕的行为的

惩罚”[3]（P205），《奥特朗托城堡》说曼弗雷德及其

祖上犯的罪是“触犯上天”[4]（P146）之罪。

较之“个体至上”的哥特式小说，关心国计民

生、为民呐喊的《聊斋》鬼怪小说传达出是中国文

化、文学动人的传统精神。 

三、死亡与复生

《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与哥特式小说都使用

“死亡”与“复生”的母题，但是，其中由它们构成

的故事，主题异大于同。

首先，《聊斋》与哥特式小说都大量使用“死亡”

母题。正如学者所言，“死亡是最高的哲学问题也

是最高的美学问题，”因为“死亡意象一方面受制

于人类普遍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范畴，另一方面体

现某一民族、文化圈、历史境遇及至个人情感、所选

择的价值观，其他意识形态，诸如哲学、宗教、政治、

伦理道德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也渗透到

对于死亡意象的感悟和诠释之中。”[5]（P110-111）《聊斋》

与哥特式小说中以死亡为母题的作品，便因承载

了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具有不同的主题意蕴。

《聊斋》中的死亡故事，具有哥特式小说所缺

乏的社会关怀精神。《聊斋》中大量的作品描述环

境将主人公推向死亡，如《公孙九娘》、《鬼哭》写易

代的战乱、民族压迫将人推向死亡，《梅女》、《窦氏》

写官府黑暗、社会压迫将人推向死亡，《叶生》、《三

生》（卷十）写科举将人推向死亡，《姚安》写夫权

制下妻子的惨死，《晚霞》写艺人的悲惨结局。这

类小说，“百科全书”式的揭示了时代、社会对人的

戕害。蒲松龄经历了明清易代后的人祸天灾，深感

生命的脆弱、可贵，他有我国传统文人的社会使命

感，他写人被环境推向死亡，是现实的反映，也是他

社会关怀情怀的反映。而哥特式小说中的死亡故

事关注的焦点是个体的欲望、追求所导致的死亡，

如《奥特朗托城堡》写曼弗雷德为非法占有他人财

产害死儿女，《修道士》写安布罗斯纵欲导致埃尔

维拉、安东尼亚母女和他自己死亡，《长方形箱子》

（爱伦·坡）写丈夫痛惜逝去的妻子，与妻子的棺木

同归于尽，《拉帕西尼的女儿》（霍桑）写父亲搞科

学实验使女儿身体含毒导致其死亡。在哥特式小

说中，有的是个体、自我，几乎看不到社会历史事

件。十八九世纪的英美也有残酷的社会压迫、血腥

的历史，但哥特式小说不描述它们，是个体至上的

传统观念与关注自我的时代风气使然。

其次，《聊斋》与哥特式小说都使用“复生”母

题，但《聊斋》中使用这个母题的作品多，主题积

极，哥特式小说中使用这个母题的作品少，主题消

极。《聊斋》中的“复生”故事，植根于我国那个时

代发达的鬼神信仰的土壤上，蒲松龄用这种故事

来抵御死亡的威胁、“释放”被环境压抑的人欲。

他笔下，“复生”的主人公们，可以继续以前的生

活、享受“生”的欢乐，如《水莽草》中的祝生，死

后在冥间娶妻，然后回到阳间的家里“事母最乐”；

“复生”的主人公们，因为摆脱了现实社会的羁绊，

还可以自由追求生活理想、反抗压迫，如《小谢》

的女主人公之主动追求爱情、《向杲》中向杲之化

虎复仇。这样的“复生”故事，渗透着中国传统的

生命循环观和重生、乐生精神以及人性解放的时

代精神。

哥特式小说则由于受基督教观念和科学观念

的影响而少用“复生”母题，其“复生”故事也消极

得多 ：复生者大半成为异类，如《厄歇尔府的崩溃》

（爱伦·坡）中的妹妹，也有成为恶魔的，如《弗兰

肯斯坦》中的人造怪人。这类小说传达出西方二

元对立的哲学观和悲观情绪。

第三，《聊斋》与哥特式小说中，主人公们为

之死亡和复生的人生追求，其性质与结局“异”大

于“同”。就追求的性质而言，《聊斋》肯定利己与

利他相结合的人生追求而哥特式小说中的人生追

求少有利他性。在《聊斋》与哥特式小说中，主人

公们为之死亡和复生的人生追求，几乎都源于利

己、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哥特式小说大多表现

欲望之害人害己 ：有意损人利己者如瓦提克、安布

罗斯，害人的罪行、自己得到的报应都令人触目惊

心 ；并非有意害人者，其追求的结果也是害人害

己，如《弗兰肯斯坦》中的弗兰肯斯坦迷恋科学，

孰料造出的人造人变成了杀人恶魔，弗兰肯斯坦

因此失去了亲朋和自己的生命 ；《椭圆形的肖像》

（爱伦·坡）中的丈夫，惊叹妻子的美丽，为妻子画

了一幅肖像，哪料妻子因此死亡。对于这些因追

求欲望满足而损人害己的主人公们，哥特式小说

多持毁誉参半的态度，《哈里发的沉沦》道出了其

中的原因 ：作者认为，“追求”源于人欲，不可避免

的要导致利己损人，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因

此，不能完全否定害人的人生追求，只能把它们作

为人生悲剧来表现。这类作品，传达出的是西方

传统文化具有的、又被工商业和海外殖民活动“催

长”的个体至上、无限追求、为所欲为的精神以及

作者对这种精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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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中也有不少为一己私欲而害人害己的

主人公们，蒲松龄批判否定他们的作为 ；《聊斋》

还有一个哥特式小说少有的主题 ：歌颂利己与利

他相结合、“利他”超过“利己”的人生追求。在蒲

松龄笔下，追求欲望的满足可以使人去损人而堕

落，却也可以使人付出牺牲去助人而升华自己的

灵魂。《水莽草》、《王六郎》的主人公，死后为了

奉养老母、为了不害人而不找替死鬼使自己投生 ；

《连城》中的乔生，先割肉为情人连城治病，后为连

城殉情而死 ：这些主人公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甚

至是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是悲剧，同时

也是对悲剧的超越，因为主人公们的付出、牺牲换

来了他人的生、他人的幸福，因为“在死亡中，归为

一体的，是爱的实现”。[6]（P146）如果说哥特式小说

用令人心惊的悲剧使人反思西方式的人生追求，

那么，这类小说则以动人的正剧使人认同中国式

的人生追求。

在主人公追求结局的处理方面，《聊斋》强调

成功而哥特式小说强调失败。《聊斋》与哥特式小

说都使用“追求——成功——失败”的情节模式，

但《聊斋》中的许多小说将“成功”处理为情节的

重心，不同于哥特式小说之总是将“失败”处理为

情节的重心。《聊斋》中有许多小说以主要篇幅

讲述主人公“追求——成功”的故事，而将失败处

理为故事的结局，如《公孙九娘》的主体是一个温

馨的人鬼喜结连理故事，人鬼殊途而分手是故事

的结尾 ；《香玉》的主体是黄生与花精妻友生死相

伴的故事，寄托三人灵魂的牡丹和忍冬死去是故

事的结尾。这类小说，浓墨重彩渲染主人公的追

求及其成功，而将故事的悲剧结局一笔带过，读者

会因此认同主人公的追求并从小说中获得心理平

衡、鼓舞。而几乎所有使用同样情节模式的哥特

式小说，都用主要篇幅讲述主人公“失败”的故事，

“成功”被处理为故事的起因、开端，主人公因成功

而得到的享受、欢乐是短暂的，随后，故事便朝“失

败”的方向发展，主人公要忍受漫长的痛苦煎熬，

而且其“失”往往超过其成功的“得”，没有作恶者

亦然，如《长方形的箱子》（爱伦·坡）中的丈夫深

爱妻子，但妻子很快死去，丈夫只能连日面对妻子

的遗体悲伤，最后失去了妻子的灵柩，自己也送了

命 ：小说将“成功”一笔带过而大书特书“失败”，

读者会因此感到追求的徒劳、人生的可悲。

《聊斋》与哥特式小说也都使用“追求——成

功”的情节模式，如《连锁》写鬼魂连锁与书生杨

于畏相爱，却遭阴间鬼差纠缠，杨于畏将其救回阳

间，两人喜结连理 ；《修道士》写阿格尼丝与雷蒙

德相爱，却落入多米娜院长手里，被囚于修道院的

墓穴中受尽折磨，最终她也获得了自由，与雷蒙德

终成眷属。但是，《聊斋》张扬“成功”的力度远大

于哥特式小说 ：其一，蒲松龄大量使用浪漫主义手

法，让主人公冲破各种现实的、超现实的阻力获得

成功，如《耿十八》、《连锁》的主人公，或使自己、

或帮别人复生回到人间 ；《连城》、《阿宝》等小说

的主人公，冲破门第、生死的限制终成眷属 ；《陆

判》、《王六郎》等小说的主人公，让友情、亲情超越

了人鬼、等级的界限延续下去，《三生》（卷一）的

主人公，三世抗拒轮回做畜生的命运，赢得了重新

做人的结局。在哥特式小说中，很少有这样的成

功。其二，蒲松龄常使用浪漫主义手法使主人公

们成功的“得”超过他们的追求，如《聂小倩》中

的宁采臣，不但成功抗拒了恶鬼的财色诱惑，而且

得到了美丽的妻子 ；《陆判》中的朱尔旦，不但得

到了冥府判官的友情，而且得到了一颗聪明的心 ；

《席方平》中的席方平，不但使害死父亲的劣绅受

到惩罚、使父亲复生，而且使父亲的阳寿、家中的

财产都增加了不少。而在哥特式小说中，主人公

们的“收获”不会多于他们的追求。

对比哥特式小说，《聊斋》鬼怪小说的生死故

事具有“中国式”的乐观主义精神。许多以“失败”

为结局的小说表明 ：蒲松龄是正视人生的残酷、

认同“死去原知万事空”的，他之所以让笔下的主

人公复生、让他们大胆追求、冲破各种阻力获得成

功，是利用中国传统的乐观主义、生存智慧和解放

人性的时代精神来满足自己和读者的心理需求。

四、此岸与彼岸

《聊斋》中的鬼怪小说与哥特式小说都使用

“此岸”与“彼岸”的母题，“此岸”在两类小说中都

是现实环境，“彼岸”都是超现实的死亡世界，两类

小说在“此岸”与“彼岸”之间都设置一个过渡性

的环境——在《聊斋》中是老宅、寺庙、荒野坟地

等，在哥特式小说中是古堡、修道院等，它们多被

“彼岸”的力量、法则控制，可以归入“彼岸”中。

但是，两类小说中“彼岸”的面貌及其与“此

岸”的关系各有特色，小说主题因此异大于同。《聊

斋》与哥特式小说中的“彼岸”面貌同中有异 ：冥

府与地狱中都有惩恶的酷刑，但冥府是一个已知

的世界，它就是人间的翻版，与人间一样有乡村、

市井与官府等，其间的生活亦如人间，如《湘裙》

写晏伯死后在冥间娶妻生子、做买卖，享受着与人

间毫无二致的天伦与红尘之乐。哥特式小说中的

死亡世界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小说不正面描写

它的面貌，却通过进入人间的鬼魂、幽灵等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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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它的存在，因其“未知”，它比冥府更让人觉得
神秘恐怖。

而《聊斋》的鬼怪小说与哥特式小说中的“此
岸”与“彼岸”的关系也是同中有异。一方面，《聊
斋》和哥特式小说中的两个世界都存在着“隔”的
关系 ：人鬼殊途，一般不能进入对方的世界 ；作为
两个世界过渡地带的古宅、寺庙与古堡、修道院
等，与外面的世界也是“隔”的，人间的法则干涉不
了这个世界的事。中国传统哲学认定世界是“合”
的，但同样也看到了世界上存在各种“分”的关系 ：

“‘天人合一’的命题既体现了‘合’的价值与联系，
就暗含着对‘分’的形态的承认。” [7]（P111）但是，另
一方面，《聊斋》中两个世界的“隔”不似哥特式小
说中那样绝对——一定情况下，它们相通，《聊斋》
中的主人公们，因此比哥特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
多了一些自由、幸福，少了一些孤独、痛苦 ：其一，
蒲松龄笔下，人、鬼可以自由来往于两个世界、自
由选择生存空间——人能进入冥间，如《巧娘》中
的傅生，入冥间治好了人间无法医治的疾病，成就
了好姻缘 ；鬼也可以回到人间，如《陆判》中朱尔
旦的鬼魂常回到人间的家中，帮妻子料理家事、与
儿子享受天伦之乐。而在哥特式小说中，“此岸”
与“彼岸”是完全隔绝的 ：活人无法进入死人的世
界，死人可以进入活人的世界，但与正常的人生依
旧隔绝——他们已被“彼岸”异化，如《厄歇尔府
的崩溃》中死去的妹妹。其二，蒲松龄笔下，人、鬼
可以互相帮助 ：人可以得到鬼的帮助，如《鬼作筵》
中，儿媳得到公公鬼魂的帮助逃过死亡的劫难 ；人
也可以帮助鬼，如《伍秋月》中，王鼎入冥间怒杀
鬼吏，救死去的哥哥和情人回到人间 ：《聊斋》中
许多主人公，由于得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帮助，其
人生难题迎刃而解。而在哥特式小说中，由于“此
岸”与“彼岸”的隔绝，人无法得到帮助，常处于孤
独痛苦中，如《长方形箱子》中的怀亚特与《章阿
端》中的戚生一样痛失爱妻，但戚生得鬼魂章阿端
的帮助与死去的妻子重聚，“款若平生之欢”，怀亚
特却只能将妻子的灵柩放在自己房中，夜复一夜
开棺看着妻子的遗体伤心，直至殉情而死。

因此，《聊斋》中的主人公们比哥特式小说中
的主人公们幸运得多。哥特式小说写“彼岸”的

“未知”及其与“此岸”的隔绝，自有其价值 ：它更
真实、更尖锐的揭示了人生的残酷。这样的艺术
处理，出自哥特式小说的揭露宗旨和西方传统的
哲学观 ：“主客对立的逻辑前提导致了一个分裂的
宇宙，由此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对立的范畴 ：人与自
然、人与他人与社会、人与神、有限与无限……人

也在这个对立分裂的世界中饱尝了文化的重压和
孤独之苦。” [7]（P120-121）哥特式小说传达出的就是
这种孤独和痛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小说
只能加强他们对痛苦的感受、认识。而《聊斋》中
的鬼怪小说，写“彼岸”的“已知”及其与“此岸”
的相通关系，透露出中国传统的关于宇宙的整一
性、世界的联系性、和谐性的哲学思想，它有虚幻
性，但它张扬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和超越压迫、超越
死亡的人生智慧，能满足人性的需求、给人慰藉、
愉悦人的心灵，在明清易代、人祸天灾连连的当
时，在后代，恐怕都如此。正如学者所言 ：“虚幻的
超越、瞬间的自由，也是对心灵的抚慰，有了这样
的抚慰，至少可以使实际的人生不至于过于沉重，
使苦难的人们得以生存下去。” [8]（P23）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聊斋》中的鬼
怪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们张扬的是中
国文化、文学的传统精神。它们同哥特式小说一
样对“人”做出了深刻的描绘，一样充溢着暴露批
判精神，但它们因对社会与民生的关注而比哥特
式小说更加贴近现实，因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的
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解释而比哥特式小说更能慰
藉人的心灵、帮人抵御环境的重压、死亡的威胁、
愉悦人的精神，这，都是人性本质所需要的。文学
的价值不仅是服务于政治、经济、教育……，它也
应“直接服务于人类自身”，“艺术本质上是肯定，
是祝福，是生存的神话，是人们的自我救治、自我
保健。”[9] （P30-31）《聊斋》中的鬼怪小说正具备了这
种功能，其价值与地位应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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